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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

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到了 5 月中旬，作为城市行道树
的紫丁香才开，不开则已，一开就是怒放，沿江十里长街紫巍巍
的花树散发出的香气，使整个城市像熏了香一样，让路人沉醉。

夏芳可没心思赏花。她满脸是汗地骑着自行车赶路，车后还
带着一个六岁多的小女孩。这是一段上坡路，自行车脚蹬子打
滑，链子松，怎么也蹬不快。本来就急，方才出门时想着带一百
块钱给汶川灾区捐款，把钱揣在外套里，外套却忘了穿，走了一
大截，听到车后座上的女儿摇晃瓷质储蓄罐，才猛然想起忘了带
钱，忙调头踅回去，一折腾又晚了十多分钟，急得女儿直催，一
个劲儿喊迟到了。

夏芳是个二十七八岁衣着朴素的女人，人长得端庄秀气，却
是素面朝天，脸上过早地刻上了生活不如意的痕迹，她是纺织厂
下岗的女工。

夏芳的女儿夏天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天生是跳舞的材料，

腿长腰软，从四岁起就被少年宫的舞蹈老师看中了，两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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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少登台，还出国演出、得过国际奖呢，县剧场橱窗里、省城街
头广告灯箱里经常展示这个小芭蕾明星的照片。夏芳的姐妹们都
说她好福气，老鸹窝里飞出个金凤凰，也只有这宝贝女儿，才使
夏芳的眼前有一片亮色。

今天妈妈是送夏天参加城区首场赈灾义演，夏芳回头叮嘱女
儿，要比平时卖力气，夏天嫌她絮叨，这她还不懂? 若妈妈允
许，她都想长上翅膀飞到汶川去，给可怜的小朋友擦眼泪呢。

夏芳在剧场门外停下车，只见一些参加演出的小朋友穿着黑
色短裙陆续到来，老师正招呼孩子们站好队。幼儿教师捧来纸
箱，在为孩子们分发蜡烛。

剧场四周全是叫人触目惊心的四川大地震的宣传画，一双从
废墟空隙中露出的对生命渴望的眼睛，两只带血和泥土的小手牵
动人心。黑色、血色成了主色调，“地震震不垮中国人”“大灾有
大爱”“用我们一腔热血擦亮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出你的手，牵
着受灾同胞的手，共渡难关向前走”……大标语让人热血沸腾。

这是一场具有强烈凝重氛围的献爱心募捐赈灾活动。在 “只
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的歌声中，各
界人士身穿素服脚步静默地步入会场，纷纷把捐款塞进赈灾箱。

夏芳把一百元钱投入巨大的赈灾捐款箱，有志愿者请她签上
名，夏芳摇摇头走开。她离开队伍，叮嘱夏天，叫她先和小朋友
进场，妈妈还有事，去去就来。

夏天生怕妈妈不来看她演出，就撅起嘴来，夏芳安慰女儿，

她一定来，夏天这才又有了笑容，爸爸指望不上，妈妈再不来捧
场，多没面子! 人家别的小伙伴可不一样，爷爷奶奶、姥爷姥
姥，七大姑八大姨，可是倾巢出动啊。

夏天的爸爸朱明虽然也有票，可夏芳也不敢打保票他会来，

这正是她心中的痛。可在孩子面前她不能露，只能含糊地找理
由，开出租车哪有准，也不能拉一半路程把客人丢在马路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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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去看节目啊!

海报橱窗里有一个展现芭蕾舞姿的五六岁小女孩，正是夏
天，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一对会笑的酒窝，这是她的一幅 《小
天鹅》剧照，另一幅是在俄罗斯红场的留影，是捧奖杯的照片。

在省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海礁指点下，摄像记者一边把镜头对
着橱窗拍摄，一边问女教师，夏天来了没有。

没等老师回答，节目主持人海礁早认出了捧着金猪储蓄罐的
夏天，那不来了吗，摄像镜头便摇了过去。

海礁是一个很有风度、气质的女人，三十岁左右，端庄秀
丽，肤色白晳，她也是一身纯素装束，正手持话筒现场播报: 我
们的小白天鹅来了，为了灾区小朋友，她把自己心爱的储蓄罐捧
来了……

几台摄像机都向夏天聚焦。

节目主持人海礁就势弯下腰对她随机采访: “夏天，你好。”
“我认识你。”夏天认出她是主持小星星栏目的海礁阿姨。孩

子们都喜欢她。

望着宣传画上从废墟里挖出来满身血污的孩子，夏天哭了。

海礁替夏天擦去眼角的泪，问她为什么哭。

夏天说: “我为汶川的小朋友难过……他们有的没妈妈了，

我想接他们到我家来。让我妈妈也当他们的妈妈……”

海礁被感动了，抚摸她的头说: “好孩子，那些失去妈妈的
孩子，天下的母亲都是他们的妈妈……”

夏天看到，海礁也是泪水盈眶，就说: “海礁阿姨，你是大
人，怎么也哭了?”

海礁一把将夏天揽到怀里，泪水扑簌簌地流下两腮: “因为，

我和你一样，为那里的小朋友难过。”

夏天问她也捐款吗。

海礁说: “当然。”她从坤包里拿出厚厚的两叠百元钞，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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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手走到捐款箱前，投了进去。夏天说: “呀，这么多，我
妈妈才捐一百。”她有点不好意思。

海礁便安慰她: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捐一分钱，也是爱心。

你不也把储蓄罐都捧来了吗?”

摄像师及时地捕捉到这一珍贵镜头，他甚至有了重大发现，

怎么夏天和海礁长得这么像? 倒像是她女儿。海礁笑了，说自己
可没这个福气。

几辆轿车开来，在剧场门前停下，第一辆车上走下很有风度
的副市长桑植。他四十七八岁年纪，方正的脸膛，戴一副宽边镜
子，在他身上的学者气重于官气，显得儒雅有学养。

摄像记者发现了，对海礁建议，桑副市长到场，是不是请他
现场讲话表述感言?

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知海礁出于什么考虑，她明显地犹
豫了一下，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 不一定吧。

摄像师很不解，她不该放弃这么好的新闻呀! 海礁是最善于
临场发挥的主持人，惯会举一反三，这可不像她了。

这时桑植已走过来，发现了海礁，二人四目相对，旋即又都
避开，这短暂的交流与规避，除了当事人，别人是很难觉察的。

还是桑植先从尴尬中解脱出来，伸出手想与她握握手，见海礁并
无伸手的意思，桑植又收回手，只是微笑着问了一句: 你还
好吗?

海礁有几分慌乱地点点头。

桑植不经意地说，好久不见了，不过你主持的节目倒经
常看。

海礁略低着头说: “你还有空看我的节目?”这话既像是理解
领导日理万机，也未尝不含有幽怨的成分，桑植当然听得出来，

只是儒雅地一笑。

海礁正要走开，忽然发现摄像机的镜头对着她和桑植在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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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能地扯起镜头盖扣在镜头上: 你怎么乱拍?

摄像师以为她不愿出风头，换了别人，和市长在一起，多风
光、难得的镜头呀。

海礁意识到自己失态，忙掩饰地说，镜头聚焦领导就行了，

不必拍她。

文化局长领着夏天迎上来，先与桑植握手，又与海礁握手，

感谢她这明星主持人到郊县主持节目，给这里的义演增光增
色了。

海礁忙说是应该的。

摄像记者又把镜头对准引人注目的夏天，桑植摸了摸夏天的
脸蛋，问她叫什么名字。

夏天脆声脆气地答: 我叫夏天。

桑植拍拍脑门，想起来了，芭蕾舞小童星啊。桑植笑吟吟地
称赞她的名字好，夏天万物生长，夏天生机勃勃呀!

海礁及时地配上旁白: 小白天鹅今天变成了黑天鹅，她今天
穿上了黑裙子，头上系着黑发带、白蝴蝶结，大家看，她怀里抱
着她的储蓄罐，这是她几年来攒下的零花钱，她是为灾区小朋友
献爱心来了。

周围的人都为夏天鼓掌，桑植也鼓掌。

小演员们纷纷点燃蜡烛。老师吹哨子了，手持蜡烛的小黑天
鹅们，迅速编成心形队伍，闪烁的烛光照着孩子们充满同情心的
脸。背后竖起“四川挺住” “中国加油”的横幅。在她们面前，

放着一只捐款箱，上面画着两颗连着的心，写着: 省下你的零用
钱，献给震区小朋友。

夏天甜美稚嫩的脸上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孩子们唱
着: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夏天怀里一直抱着她的金猪储蓄罐。桑植问她，怎么老抱着
不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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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有几分神秘地说，不到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市长
叔叔也捐吗?

桑植笑了，当然。

夏天把她的储蓄罐摇得哗啦啦响: 比我多吧?

桑植说肯定比她多。

夏天执意要问到底捐多少，她说，在她家，爸爸捐的第一
多，一天拉出租车的钱。人们都笑。

桑植说他捐半年工资。

夏天可不知道半年工资有多少。

桑植笑，肯定比她储蓄罐里的多。

海礁告诉她，市长半年工资至少五万。

呀，五万! 夏天露出小豁牙笑了，这么多!

桑植看了海礁一眼，忽然像发现了秘密一样，指着夏天对海
礁说，没发现吗，这小女孩长的倒像你。

海礁自己倒没觉得像。她都习惯了，因为她人长得漂亮，喜
欢恭维人的，见了好看的孩子总要说像她。

桑植牵着夏天和海礁一起进入剧场，很随意地问海礁，有孩
子吗?

海礁没有正面回答，却拍拍夏天的头说，我也有个女儿，和
夏天一般大。

话是对夏天说的，却不由自主地瞥了桑植一眼。
夏天问海礁，你女儿也跳舞吗?

海礁说她不跳舞，在学钢琴。

夏天很是失落。她也梦想学钢琴，可惜只学了半年，一册
《拜耳》还没弹过去，妈妈就不让她学了。

海礁问她为什么。

夏天沮丧地告诉她，没钱买钢琴，要好几万呢，贵的十多
万。妈妈说，钢琴是有钱人家孩子玩的，跳舞不用钱，有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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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

听了这话，桑植插了一嘴，想学钢琴可以到市少年宫去练，

那里免费弹啊。

夏天爸妈又不是没打过这主意，可是练琴的小朋友太多，要
排队，郊县离省城几十里地，跑不起。再说，光少年宫有琴没
用，家里必须有，每天得练两小时呢，不练手就生。

桑植一时无言。海礁露出了讥刺的笑容，心想，你这市长好
像是给外星人当的，钢琴人人可以学，可买钢琴对穷人来说，却
是一种奢侈，可望而不可即。她忽然有一种奚落市长的冲动，就
给桑植讲了个故事，那是有关钢琴的。有一个下岗工人的女儿很
有音乐天分，手指纤细而修长，音感好，老师希望她能学琴。可
天价的钢琴让当爸爸的望而生畏，为此，老婆天天跟他吵架，买
不起钢琴，甚至要离婚。于是工人哥们决定在废弃的车间里用边
角余料为孩子“攒”一台钢的琴……

钢的琴能弹吗? 这有点像黑色幽默，桑植明白，海礁这是在
打趣他，嘲讽他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

桑植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与她理论。这么多年不联系了，

她心中的怨气自然大，他常有让她发泄一下的愿望，也许那会减
轻她心理上的压力。可惜这种机会也不易寻找。他不能在一池春
水渐归平静之后，再去搅动波澜。至于海礁此时此地在想什么，

他也无法猜测。作为市里电视台的明星主持人，她有极多采访、
报道桑植的机会，每次都是目不斜视，这无形中增添了桑植心理
上的负担，可他又能怎样呢? 不管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总得
承认，愧对人家呀。

这时老师过来，冲桑植点点头，领走了夏天。

夏天向桑植挥手，桑植说了句: 祝你成功。

桑植随后被一群领导们前呼后拥地请进剧场，向领导席
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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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礁心绪复杂地望着他的背影。

二

夏芳紧赶慢赶，总算按时赶到郊区县法院庭外调解室，在大
门外车棚里停好破旧的自行车。

夏芳走进调解室。这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朴素无华的房
间，透过磨砂玻璃可见五个空心字: 庭外调解室。正面墙上悬挂
着国徽，底下有“依法治国”四个金字。

夏芳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角落一张椅子上等待着。这不是法
庭，虽是庭外调解的地方，夏芳仍然心跳不止，感到紧张。她从
小不惹事，想不到自己还会迈进法院的门槛来打官司，且是
被告。

走廊里响起清脆的脚步声，推开门，干练利落的中年女法官
文瑾走进来，看了一眼夏芳，问她，怎么，原告不来，你这被告
倒先来了?

夏芳站起来，连忙解释说，他……他是个大网虫，估计又挂
在网上下不来了……虽然丈夫朱明要跟她离婚，要成陌路人了，

她仍然为他的不守时感到不好意思。
文瑾面无表情地坐下，原告不来，也不能她们两个谈离婚条

件啊!

夏芳说了句“我催他”，拿出手机到走廊去打电话。

夏芳没有猜错，朱明果然挂在网上下不来了。

窗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屋子里凌乱不堪，朱明正在上网，一
副忘我神态。他是个留小平头的青年人，长得很帅，还留着时髦
的小胡子。

突然手机振铃，怪腔怪调的提示音竟是: “老爸，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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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聋了!”朱明看了一下屏幕，坏了，忘了法院这码事，他冲电
话里喊一声: “堵车了，马上到。”跳起来找外衣。

夏芳讥讽道: “是网上游戏堵车了吧?”

朱明不敢搭腔，赶紧关了机，抓起衣服，向门口跑了几步，

又返回，从餐桌上抓了一个面包叼在嘴上，从裤兜里摸出车钥
匙，撞开房门。

树下停着一辆捷达牌出租车，已经很老旧了。出租车的玻璃
窗上贴着“地震无情人有情”的招贴画。已经开了近三十万公里
的旧车，还是朱明托人租下的二手车，他想从出租车公司买到
手。夏芳埋怨他“捡破烂”，这烂车，到手就赔，三天两头得修，

可朱明有他的小算盘，指望它出奇迹呢。据说捷达车的发动机最
好用，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开了八十万公里居然没大修，德国大众
公司闻讯，把旧车运回德国，又给了他一台新捷达。夏芳听了只
是撇嘴，叫他等着做梦娶媳妇吧。

朱明三口两口把面包吞下，开车门、打火，交通台正播报新
闻: 到今天为止，已有四万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火速赶
往四川地震灾区抢险救援，六万名官兵已集结完毕，正增援灾
区……

他认真听完广播才起车，刚冲到马路上，有人伸手打车，朱
明摆手，表示不拉，那人举拳头不知喊着什么，估计要投诉。接
二连三有人要打车，朱明怕惹麻烦，索性从车窗伸出手去，卸下
顶灯标志，把“包车”字样的三角牌在挡风玻璃前一支，一溜烟
驰去。

在等待朱明的时间里，文瑾和夏芳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文
瑾还知道朱明创办的光明网站，她接手这桩离婚案前就浏览过，

虽然没有新浪、搜狐名气大，也挺火的，访问量很大，不知怎
么，最近打不开了。

夏芳苦笑，叫人家封了，还能打开吗?

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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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瑾猜到了，是网上购物赔了吧?

夏芳叹口气，那倒不是。总归是交友不慎。他的合伙人开发
出售黑客软件，公安局都立案了。他总算不知情，没进去，可他
是法人呀，房子、车，全都罚没了，要不也不能租一台烂车跑出
租啊。

文瑾知道，朱明虽是离婚原告，那是因为夏芳不想维持下去
了，听了夏芳方才的话，文瑾翻看着手里的材料，她意识到，这
才是她与朱明离婚的真正理由，可她并没提这件事呀。

夏芳眼圈红了。若有感情，有钱没钱都无所谓，夏芳跟他结
婚时，两个行李卷往一块一搬，完事了，现在的姑娘，有这么好
打发的吗? 那时他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啊!

抛开公事，文瑾替夏芳不平，她这么好的人，朱明还不知
足，他倒成了原告，太不公平了。这当然是那个第三者闹的，夏
芳也从来没提这个茬。

夏芳又一次苦笑，他说了，他并不是原告。

文瑾很理解。朱明说过，他是被告身份的原告，文瑾不明
白，他又不务正业，又有外遇，夏芳为什么不先提出分手?

夏芳笑了，文法官不像在庭外调解，倒像是劝离法庭。

文瑾也笑了，现在是两个女人在聊家常，是在法律圈子以外
行走。

夏芳叹口气。她为什么忍气吞声拖了三年，还不是因为女
儿! 她不希望孩子有个破碎的家。

文瑾知道她的女儿很有出息。早听说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时，

她跳的小天鹅在莫斯科都轰动了。

这时门嗵一下被推开，朱明气喘吁吁地进来， “对不起，文
法官，我睡过站了。”

文瑾幽默地回了一句: 在虚拟世界里享乐，睡得着吗?

朱明小心地看了夏芳一眼，尴尬地一笑。

张笑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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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瑾面对朱明和夏芳，一直立足于调解，听来听去，听不出
他们一定要分手的理由，当然要劝和，古人说，宁拆一座庙，不
破一桩婚呀。

朱明拿出一包烟来，抽出一支刚要点上，文瑾用手指头敲敲
桌子，以目示意，原来桌上就有禁烟标志，他只好收起烟。说起
他与夏芳的分歧，他说他们俩肯定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

文瑾用指头敲敲桌子，警告他严肃点。
朱明还想幽默，现在世界冷战都结束这么久了，家里仍处于

冷战状态，不合适，不如分手，给对方以自由。

不管怎么说，文瑾认为他们的婚姻没到破裂的地步。

朱明忽然嬉皮笑脸地问女法官，调解成一对不离婚的，你能
拿多少奖金?

文瑾没好气地回敬他: 判你们离了，奖金更多。不过，她强
调，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被告一方一直不同意离。这心情朱
明应当理解和尊重。

一直不言语的夏芳这时表态说，死亡的婚姻比没有婚姻更可
怕，她同意了，离吧。

法官和朱明都有几分意外地看着她。夏芳又补了一句附加条
件: 孩子必须归她。

朱明犹豫了一下，表示这要商量一下。

夏芳讥讽地看着他，少了累赘，这不正合你意吗?
文瑾站起来拍了板，最后给他们四十八小时考虑时间，如果

不反悔，周一带齐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来办手续。

二人怏怏地走出法院，夏芳的车链子掉了，蹲下身弄了半天
挂不上，弄了一手黑油。朱明过来，手脚麻利地挂上链子，又掏
出纸巾叫她擦手。

夏芳已骑上车，说了句: “快不是一家人了，得说声多谢
了。”说罢赶紧掉过脸去，鼻子酸酸的，不争气的眼泪差点掉下

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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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朱明启动车子，劝她坐他车一起走。

夏芳仿佛没听到，已骑远了。

这时一个妖冶的女人过来，拉开了车门想上车。

朱明对她说了声: “对不起，不拉客了。”砰地关上门，绝尘
而去。

那女人在车后头嚷: “我投诉你!”

夏芳赶到剧场，就快开演了。她在座位引导员手电光指引
下，找到座位。座位很靠后，她旁边有一个空座位，当然是朱明
的。她不时地回头望着门口，门关着，黑洞洞的。她又盼朱明出
现，又怕他坐在自己身边。他不会来的，此时早颠屁地跑去向那
个小妖精报喜了，“小三”终于可以登堂入室了! 一阵屈辱的波
涛席卷而来，她很后悔，不该这么轻易地答应离婚，太便宜他
们了。

幕布紧闭，灯光幽暗，全场奇静，忽然，剧场再现着大地震
的山崩地裂声，整个剧场仿佛在震颤摇动，发出大厦将倾的吱吱
嘎嘎的怪叫，令人恐怖。大幕在不知不觉中拉开，舞台上一切都
在动，天幕背景是汶川，山在震、大地在抖动，山在滑坡、地在
开裂，泥石流堵塞岷江……瞬间房倒屋塌……

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扮作妈妈，一身黑衣，在舞台上旋跳，地
震声隆隆，地光闪闪，房屋塌陷断裂声中，妈妈惊恐地奔跑，做
呼喊状，夏天从舞台另一侧边幕条中舞出，母女俩踉跄而行，奔
跑、跳跃……又是一阵巨响，显然母女遇险，这一瞬间，母亲扑
上去，做寻找状。在催人泪下的背景音乐中，妈妈终于摸到了孩
子，并张开双臂护住孩子……

时间定格，天片上出现一行血红的字: 2008·5·12·14·28……

台上，响起母亲凄伤的旁白: 孩子，妈妈不行了，妈妈不能
陪你走了……

夏芳的胸口仿佛压上一块巨石，喘不过气来，隐隐作痛。

张笑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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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门外，捷达车猛地开来，急刹车。

朱明跳下车，跑向门口，大门已关。他着急地拍门，好半天
才有人应，从小窗里往外看。朱明举着票摇晃着。

把门人的声调是谴责的，这也太晚了点吧? 心里有没有政
治? 这是赈灾演出，不是看赵本山的小品逗乐子，来不来由你。

他只能说是来捐款的，求求师傅了。朱明一个劲儿说好话。

把门人这才不耐烦地开了门，朱明快步跑进去，走进剧场，
站在后面适应一下眼睛，摸索着找座位。边找座位边往舞台上
看，他看见夏天在表演。

夏天断断续续在喊: 妈妈，你别抛下我呀，天好黑，我害
怕……

母亲气息渐弱: 别怕，光明会来的，要坚强，没有妈妈的日
子更要坚强!

夏天绷着哭声: 妈妈，你怎么了?
夏芳满脸是泪地注视着舞台。

灯光明亮的舞台忽然转暗，一束追光追着飞翔的小天鹅夏
天。小天鹅在飞快地旋转、大跳。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夏芳又一次回头时，发现朱明正摸索着来
到她身边。

夏芳看了他一眼，向里面坐过去，把过道的位子让给了朱
明。朱明看也不看夏芳一眼，眼睛一直盯着舞台。

夏天的舞姿和表演让人们感动流泪。

夏芳和朱明脸上表情都为女儿骄傲，却形同路人，一点交流
也没有。

舞台上，母亲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塞给女儿。

小夏天惊喜然而是虚弱的声音: 巧克力? 妈妈有巧克力?

妈妈叮嘱她省着点吃，有这块巧克力，就能挺到解放军叔叔
来救她……

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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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要和妈妈一人分半块。

妈妈已经气息奄奄: 不，妈妈再不需要了……

夏天抱住妈妈的脖子: 妈妈，我怕……

妈妈: 别怕，孩子。记住，如果有来生，妈妈还做你的妈
妈，还和你一起走!

妈妈身子一倒，头歪向一边，孩子摇晃着她，哭喊着 “妈
妈……”

台下受了强烈感染的观众都在擦眼泪，有的呜咽出声。

坐在第一排的副市长桑植双眼也涨满泪水。站在边幕条里手
持话筒的海礁同样强忍着泪水。

夏芳更是泪水满腮。朱明也抹了一下眼睛。

朱明掏兜，有两张百元票，其余的都是毛票，他把钱塞给夏
芳，算是两人的捐款。似乎抱歉地解释，今天就拉这么多，汽油
又涨价了，油钱还没扣除。

夏芳颇为冷淡，说她捐过了，各捐各的吧。

朱明只得把攥钱的手缩回来。

声光电的效果把人带入空灵的世界。舞台上，追光追逐着母
女在跳跃，母亲把女儿高高地托起在空中，小夏天在哭声中重复
妈妈的话: 我记住了，来生你还是我的妈妈，我们一起走……

一个暗转，表演者母女消失。剧场一片唏嘘声中，全场
起立。

海礁和一个男主持人上场。

海礁动情地说: 在这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我们的眼泪流得太
多太多……

男主持人: 人间有大爱，大爱能抚平我们心上的伤痛!

海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人们将惊讶地发现，在中华民
族的机体里流淌着热血，传递着高尚的友爱的基因……

男主持人: 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生活总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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